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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近几年进入消费互联网时代，网络平台直播日益火爆，进而衍生出了直播带货这一新的商业模式。

直播带货税收缴纳对于国家的财政稳定以及经济健康稳定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从直播带货个人所得税角

度出发，分析在直播带货这种模式下纳税义务人、扣缴义务人以及征税的范围存在的问题，分析各种收

入所属种类，以期提出改善建议，厘清带货主播、经纪公司、平台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义务，使得平台直

播带货税收问题得到有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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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era of consumer Internet in recent years, live broadcasting on the Internet platform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and it has led to a new business model of live broadcast and goods. 
The tax payment of live broadcast and cargo is essential for the stability of the country’s fiscal and 
economic sta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ersonal income tax of the live broadcast and car-
go, the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taxpayers, deduction obligations, and taxation scop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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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ation in the live broadcast of goods. The obligation to pay personal income tax on cargo anc-
hors, brokerage companies, and platforms has effectively improved the issue of live broadcast tax 
on the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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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互联网领域的长足进步与经济的不断发展，直播带货这种新的营销模式逐渐得到

大家认可。直播带货这种商业模式是指，商家或者品牌方借助直播平台或者电商平台的直播板块来接触

用户，在直播中让用户了解产品的各项功能及促销信息，从而实现购买的交易行为。直播带货在拉动国

内消费，助力乡村振兴，创造就业等方面发挥了许多积极作用，创造了很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直播带货快速崛起的同时，明星，网红大 V 利用直播带货运行中存在的漏洞，不进行纳税申报，不

缴或者少缴个人所得税，偷税漏税案件屡屡发生，特别是“带货一姐”薇娅通过隐匿个人收入、虚构业

务进行虚假纳税申报，偷逃税款达 6.43 亿元，税务局对其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 13.14 亿元，

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给我国税收制度造成了极大伤害，国家近些年对直播带货领域税收问题格外重视。 

2. 网络平台直播带货现状分析 

2.1. 网络平台与带货主播的合作模式 

网上消费需要流量的支撑，在商业世界里获得流量的最终目的都是实现流量的变现。特别是近年来

短视频平台抖音、快手，其流量规模已经远远超过其他互联网产品形态。带货主播与网络平台合作方式

一般是下列几种：一是带货主播个人成立工作室，与平台签订劳务合同；二是带货主播与平台成立劳动

合同关系，主播以网络平台的员工身份进行带货：三是带货主播与经纪公司签约，经纪公司与网络平台

建立合作关系由主播进行带货；四是带货主播以个人身份直接与网络平台签订合同[1]。 
对于个人所得税，我国实行七级累进税率征收，如果主播以工作室名义或者直接以个人名义与平台

进行签约，网络主播成立的个人工作室的性质为个人独资企业，此时都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在这种情

况下，主播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带货属于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关于劳务报酬所得，应当依法缴纳个人所得

税。如果带货主播与平台属于劳动合同关系，主播通过带货所得收入为平台所发工资，应当按照个人工

资、薪金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平台有代扣代缴的义务。如果带货主播直接以个人身份通过直播带货所

获得的收入，根据其业务性质应该属于“个人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取得的所得”，应当主动向税务

机关缴纳个人所得税。 

2.2. 带货主播的收入类型与缴税方式 

在带货的过程中，带货主播一般会开设“橱窗”功能，将所需要销售的商品放进橱窗内进行分享，

消费者选择后进行下单[2]。带货主播在带货过程中的收入来源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种是销售返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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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根据带货主播的销售额进行提成；第二种是坑位费用，即商家的商品进入带货主播直播间所支付的场

地费；第三种是打赏收入，主播在收到粉丝的虚拟礼物后可以通过平台进行提现。 

2.2.1. 销售佣金和坑位费用 
销售佣金一般是在直播带货结束后，平台在扣除一定的服务费用后支付给带货主播。坑位费是商家

直接支付给主播的费用，一般由商家与主播或者其经纪公司以及个人工作室协商后，不经网络平台直接

支付给带货主播。这两种费用在征收个人所得税时，受到平台与主播合作模式的影响： 
1) 带货主播成立个人工作室，然后与平台签订劳务合同，这种方式是头部带货主播最主要的经营方

式，例如李佳琦、“疯狂小杨哥”张庆杨等主播。其个人工作室的性质大多为个人独资企业，需要依经

营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满足条件的可以申请核定征收。 
2) 带货主播与平台成立劳动合同关系，主播以网络平台的员工身份进行带货。在此种情况下，佣金

费用和坑位费用由平台和商家进行协商，带货主播所得为工资、薪金，其个人所得税由直播平台代扣代

缴。 
3) 带货主播与经纪公司签约，经纪公司与网络平台建立合作关系由主播进行带货。商家会把佣金费

用和坑位费用直接支付给经纪公司，经纪公司与带货主播若是劳务关系，经纪公司则按照劳务报酬代缴

个人所得税；若经纪公司与带货主播为劳动关系，则经纪公司按照工资、薪金代缴个人所得税。 
4) 带货主播以个人身份直接与网络平台签订合同。此时带货主播既没有与经纪公司签约，又没有与

直播平台签约。商家应该把佣金费用和坑位费直接支付给带货主播个人，商家按照主播劳务报酬所得进

行代扣代缴。 

2.2.2. 粉丝打赏收入 
在网络主播直播带货过程中，进入直播间的观众可以购买直播平台提供的虚拟礼物，赠送给主播，

主播在直播结束以后可以对该部分礼物进行提现。对于此部分的收入的分类，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有人

认为打赏不是一种经常性的行为，是粉丝对主播的一种赠与行为，属于“偶然所得”，应当按照偶然所

得进行征税，有人认为应当按照带货主播与经纪公司或者直播平台的关系，按照劳务报酬或者劳动所得

工资薪金来缴纳个人所得税。我认为对主播打赏并非是一种无偿赠与行为，直播间的观众或者粉丝通过

充值获得虚拟礼物，对主播进行打赏，实际上是对于主播直播内容的一种肯定，从主播直播中获得了精

神或者物质上的满足，属于一种“有偿”的行为，是一种购买服务的行为。按照劳务报酬或者劳动报酬

来征收个人所得税更为合理。这部分收入要根据带货主播与直播平台的合作方式来征收个人所得税。 

3. 网络直播带货税收征缴困境 

3.1. 现行税收法律法规难以匹配新兴的直播带货经济 

3.1.1. 实体法层面存在的难题 
首先，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认定困难。在梳理网络平台“带货”涉税问题过程中，发现由于直播达

人、平台和经纪公司之间合作模式不同，造成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比较冗杂，在实践中相当容易混淆，

致使纳税主体和扣缴义务人难以确定。 
其次，征税范围难以确定。平台带货由于带货达人、平台、经纪公司之间关系不同，达人带货所得

的类型也就不同。由于所得税类型难以确定，纳税金额就难以准确衡量，影响税务部门个税征收。 
最后，税收起征点与减免税条件方面的困境。带货主播中，不仅有粉丝量巨大的头部主播，更多的

是流量较小主播以及小微企业的参与。对于这些小微企业以及小主播，如果都按照法律规定的起征点进

行征税，则会大大加重它们的负担，阻碍新兴的平台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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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程序法层面存在的难题 
一方面，网络主播进行工商登记非常困难。在直播带货中的大量主播中，严格按照该办法进行工商

登记的人非常少，一是该规定对于从事网络商品交易的自然人的登记条件规定不明确。二是不办理工商

登记承担的法律责任没有要求，很难建立起可靠的电子税务登记制度。再加上网络直播带货具有线上交

易特征，隐蔽性很强，因此很难发现带货平台少征、漏征税款的情况。 
另一方面，税务机关难以共享涉税数据。直播交易最大的特点是虚拟化和数据化，在交易过程中会

产生大量的数据，税务部门在征税时很难识别有效的税务信息，往往需要借助第三方提供的数据来处理

涉税信息。但是，第三方平台提供的信息很难保证其质量，而且往往信息不完整，税务机关若采用这些

数据，很容易会使税收工作大打折扣。 

3.2. 传统税收征管体系难以配套新兴的直播带货经济 

3.2.1. 纳税主体虚拟化导致对纳税源头监控困难 
现在网络平台直播门槛很低，只需要在网络平台上注册登录，即可进行直播。平台缺乏对直播带货

主播信息的了解，特别是涉税信息了解不够全面，这导致税收部门很难从直播平台获取详细的带货主播

的涉税信息。而且由于对于直播带货主体进行工商登记，《网络交易管理办法》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大

多数带货主播不会主动进行工商登记。 

3.2.2. 征税客体复杂性导致对收入性质难以确定 
带货主播的收入来源形式多样，包括销售佣金、坑位费用以及粉丝打赏收入。对其收入性质准确界

定存在很大困难。以某主播为例，2022 年“双十一”预售首日卖出 215 亿元，若只按照 20%交易额分成

来算，其佣金收入就有 43 亿元，再加上几百件商品的坑位费，税收部门在核查审定时会面临巨大挑战。 

3.2.3. 纳税地点属地性导致对税收管辖界定不明 
现行税收征管法采取的是属地原则，但是由于现在直播带货具有虚拟性和数字性，主播可以随时随

地登录直播平台进行带货，在销售过程中，各种订单信息、物流信息、开票信息都十分分散，而且售出

的商品来自全国各地，往往会有直播带货直播地点与发货地点不一致的情况，这就更加加大了税收征管

部门的难度[3]。 

3.3. 税收部门单方监管难以应对主体复杂的平台经济 

3.3.1. 税收监管技术落后 
由于网络带货属于消费互联网时代下的一种新型的网上交易方式，其运作模式比线下交易方式复杂

的多。直播带货过程中，往往利用大数据等技术信息优势。网络平台通过各种技术手段使交易更加隐蔽

和复杂，在数据共享不及时、不充分条件下给税收的监管带来巨大挑战。目前税收部门对涉税信息的处

理技术难以跟上直播带货这种商业模式，对直播带货征税过程中，往往出现“需要的数据收集不到”“算

力出不去”“监管到不了”的尴尬局面，无法了解到详细信息更何谈进行有效的监控，技术的落后阻碍

了税收的监管。 

3.3.2. 网络平台监管缺位 
现在网络平台直播门槛太低，只需要在网络平台上注册登录，开通直播功能即可在相应平台进行直

播，平台对带货主播涉税信息了解不够全面，这些信息的缺失使得直播平台很难履行其自身的代扣代缴

义务。此外，直播平台具有技术优势与数据优势，理应当好直播监管“第一主体”，对于主播偷逃税款

行为，直播平台最容易发现，但是直播平台与主播利益挂钩，有些平台对于带货主播偷税漏税问题“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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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主播征税纳税方面存在制度缺失、监管缺位问题，无法履行有效的监管责任[4]。 

3.3.3. 监管体系尚未形成 
近年来国家在网络直播领域进行整治，各部门纷纷出台了相应的规范性文件，但是由于直播带货是

一个跨领域融合发展的商业模式，现行制度难以帮助打通税务系统的数据通道，实现集中统一管理。在

技术层面上，与其他部门实现数据共享存在很大困难。各个部门独立地自行采集数据、处理数据、存储

数据，不能形成一个渠道多个部门共享，一种采集多部门共享，仅凭税务部门“单兵作战”无法实现对

各种涉税信息的准确全面收集、处理与监控。 

4. 直播带货税收治理路径 

4.1. 政策方面注重立法，建设完善的税收法律规范体系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互联网平台带货作为一种新兴的商业交易模式，必然

会存在新的问题，需要国家针对直播带货的特殊性，吸收各方面的合理有效建议，尽快制定适用“平台

经济”“互联网电商”“直播带货”等特定的法律规范税并正式发布施行。对现有的涉及直播带货的法

条进行修订和完善，特别是针对直播带货税收模糊地带，准确界定相关纳税主体、纳税事项、业务类型，

消除争议。要调整个人所得税方面综合税收的征税范围，避免相关纳税主体通过虚构业务对收入类型进

行转化方式偷逃缴纳税款，根本上解决因税收法律法规不完善造成的税收争议。 
要完善代扣代缴制度，通过立法明确授权直播平台为带货主播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人。给予

直播平台适当的代征报酬，鼓励委托代征，使其有资金培养和配置一批高素质的税务人员。要进一步深

化个人所得税改革，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制度一直实行“综合所得 + 其他分类”的模式，带货主播往往

会针对这种模式将属于综合所得中的收入转化为税率更低的其他分类的收入，实现其偷逃税款的目的。

因此要明确带货主播各种收入的性质，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具有重要意义。 

4.2. 征管层面注重管控，利用数字技术提高税收征管水平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要强化税源管理，首先从工商登记入手，要

对《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登记主体和登记条件做出更细致的规定，使从事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经

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工商登记。其次，要加强直播平台的管控，要求入驻直播平台的企业注册手续完备，

对于没有实现注册的企业，可由平台帮助统一实施注册。税务部门可以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建立信息沟

通机制，及时准确地掌握企业的登记信息。要确保直播带货具体信息以及带货主播个人信息的真实性，

并且要逐步纳入税务系统实行统一管理，相关信息发生变化，要将变更的信息通知税务部门，确保税务

部门准确、完整掌握相关方的涉税信息。 
要提升税收征管技术，现在处于消费互联网时代，利用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来提升税收的征收管理水

平是大势所趋。通过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强化数据集成，实现“数据管税”。对直播平台的涉税数

据进行整合，对每一位带货主播涉税数据进行动态监控，定期分析，发现疑点及时介入，实现对带货主

播精准管控。利用大数据逐步建立全国的纳税数据库，实现纳税数据的信息共享。 
要强化税收征管，依法纳税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义务，也是全社会的共识，大家对于偷税漏税的行

为深恶痛绝。对于直播平台以及具有一定规模的带货主播，税务机关要及时介入，帮助其建立规范完整

的税务账簿，转变核定征收制为查账征收，避免直播平台和带货主播利用核定征收方式避税。 

4.3. 监管层面注重协同，打造多部门协同的税收治理体系 

“法律的权威来自于人们真正的拥护和信仰。”要加强纳税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形成纳税光荣、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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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可耻的良好社会氛围，要引导全体人民遵守法律，树立纳税意识。税务机关与政府职能部门应深入与

直播带货平台展开合作，组织带货主播、网络达人学习纳税相关知识，可以采用微信公众号学习，将劳

务报酬的计算方式以及个人所得税专项扣除等具体内容精准推送给带货主播，开展线上线下的纳税宣讲，

结合典型案例以案释法，提高带货主播纳税意识，使纳税人真正从心底转变“被动纳税”为“主动缴纳”，

营造良好的纳税环境。 
税务机关可以以个人税务系统为基础，利用大数据，完善数据信息网络。在全国建立统一政务云数

据库，整合部门数据信息，解决数据收集、处理、存储难题。税务部门应该与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

展开合作，实现多方面的信息共享，解决税务部门“单兵作战”的难题，帮助税务部门对不同直播平台

与带货主播经营业务和收入展开系统调查和监控。同时，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借助地方政府精准掌

握纳税人数据的优势，弥补第三方提供的数据不精确、税务端数据更新慢的短板，对直播平台和带货主

播税务数据进行查漏补缺和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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